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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
活
節
假
期
過
去
，
香
港
國
際
電
影
節
也
隨
之

結
束
。
電
影
節
已
三
十
七
屆
，
我
們
由
大
學
時
蹺

課
去
大
會
堂
看
冷
門
的
伊
朗
電
影
，
到
後
來
好
多

年
沒
有
光
顧
，
至
近
年
又
重
新
入
場
，
中
間
也
經

歷
了
好
些
人
生
階
段
。
有
一
段
時
間
不
看
，
一
是

工
作
太
忙
沒
心
情
，
二
是
因
為
電
影
節
的
小
冊
子
實
在

太
過
生
花
妙
筆
，
入
場
後
貨
不
對
辦
，
頗
有
給
﹁
搵
笨
﹂

的
感
覺
。
現
在
學
聰
明
了
，
不
再
相
信
小
冊
子
的
推

介
，
想
看
甚
麼
看
甚
麼
，
更
開
心
。

今
年
電
影
節
最
高
興
是
看
了
木
下
惠
介
四
套
作
品
，

香
港
未
公
映
過
，
分
別
是
一
九
四
四
年
的
︽
歡
呼
之

町
︾、
一
九
五
零
年
的
︽
婚
約
指
環
︾、
一
九
五
六
年
的

︽
黃
昏
的
雲
︾
和
一
九
六
三
年
的
︽
死
鬥
的
傳
說
︾。
木

下
惠
介
，
港
人
應
很
熟
悉
，
因
為
無

早
期
配
音
日
劇

︽
二
人
世
界
︾
和
︽
佳
偶
天
成
︾
就
是
他
的
電
視
作
品
，

也
是
我
們
的
集
體
回
憶
。

今
次
四
顆
遺
珠
，
︽
婚
約
指
環
︾
和
︽
黃
昏
的
雲
︾

最
好
看
。
︽
婚
約
指
環
︾
有
田
中
絹
代
和
三
船
敏
郎
，

陣
容
已
十
分
吸
引
，
故
事
講
婚
姻
的
堅
貞
。
有
夫
之
婦

田
中
絹
代
和
年
青
醫
生
三
船
敏
郎
，
幾
經
辛
苦
擺
脫
了

婚
外
情
的
誘
惑
，
最
後
二
人
都
能
和
田
中
絹
代
的
丈
夫

坦
然
相
對
，
有
個
合
乎
世
俗
道
德
的
團
圓
結
局
。
故
事

說
得
很
鮮
活
自
如
，
但
不
知
為
何
不
斷
大
特
寫
女
主
角

手
上
的
戒
指
，
想
是
要
點
題
吧
，
但
以
木
下
的
功
力
，
應
有
更
好

的
方
法
。

至
於
︽
黃
昏
的
雲
︾，
我
覺
得
是
四
套
中
最
圓
熟
的
。
導
演
時
年

四
十
四
，
對
人
生
夢
碎
是
最
有
感
受
的
年
紀
吧
。
故
事
講
個
少
年

人
天
天
從
窗
口
看
海
，
希
望
有
天
可
以
航
海
，
但
患
病
的
爸
爸
偏

是
經
營
刻
板
的
魚
販
生
意
，
美
麗
的
大
家
姐
又
﹁
唔
生
性
﹂，
只
想

嫁
個
有
錢
人
，
不
事
生
產
，
魚
檔
和
養
家
重
擔
全
落
在
少
年
人
身

上
，
航
海
的
理
想
是
愈
來
愈
遠
。
爸
爸
死
後
，
家
裡
更
拮
据
得
要

送
一
個
妹
妹
給
舅
舅
暫
養
，
有
點
像
一
九
六
零
年
港
產
粵
語
片

︽
可
憐
天
下
父
母
心
︾
的
情
節
，
但
情
懷
則
大
不
相
同
。

木
下
惠
介
有
種
本
領
，
把
男
女
獨
處
的
交
談
，
推
進
得
很
有
味

道
，
在
華
語
片
卻
很
少
見
。
日
後
再
寫
。

百
家
廊

況
　
璃

又去電影節
伍淑賢

翠袖
乾坤

近
閱
一
些
香
港
文
學
史
著

作
，
對
一
九
二
○
年
代
一
些

年
輕
的
香
港
作
者
，
遠
眺
上

海
的
史
實
鮮
有
提
及
。
當
年

的
滬
上
，
歐
風
美
雨
，
洋
場

情
調
，
與
香
港
殖
民
地
新
一
代
氣

味
相
投
，
那
股
吸
引
力
，
自
是
難

以
抗
拒
。
盧
瑋
鑾
說
：

﹁
自
二
十
年
代
末
到
三
十
年
代

初
，
那
群
愛
好
文
學
的
年
輕
人
在

摸
索
中
，
才
開
始
接
觸
到
上
海
大

都
市
浪
漫
式
的
都
市
文
化
，
如
看

到
上
海
的
雜
誌
等
。
謝
晨
光
先
生

便
覺
得
，
他
雖
然
自
己
在
香
港
辦

刊
物
，
但
總
要
向
上
海
的
雜
誌
投

稿
才
可
以
表
示
自
己
的
身
份
，
才

覺
得
威
風
。
﹂

謝
晨
光
是
先
行
者
，
且
看
他
滬

上
投
稿
的
成
績
單
：

一
、
︿
白
藤
洋
食
店
﹀，
小
說
，

︽
幻
洲
︾
第
一
卷
第
十
一
期
，
一
九

二
七
年
五
月
一
日

二
、
︿
談
談
陶
晶
孫
和
李
金

髮
﹀，
評
論
，
︽
幻
洲
︾
第
一
卷
第

十
一
期
，
一
九
二
七
年
五
月
一
日

三
、
︿
劇
場
裡
﹀，
小
說
，
︽
幻

洲
︾
第
一
卷
第
十
二
期
，
一
九
二
七
年
九
月

四
、
︿
最
後
的
一
幕
﹀，
散
文
，
︽
幻
洲
︾

第
一
卷
第
十
二
期
，
一
九
二
七
年
九
月

五
、
︿
跳
舞
﹀，
小
說
，
︽
現
代
小
說
︾
第

一
卷
第
四
期
，
一
九
二
八
年
四
月
一
日

六
、
︿
心
聲
﹀，
小
說
，
︽
一
般
︾
第
五
卷

第
三
期
，
一
九
二
八
年
七
月
五
日

七
、
︿
勝
利
者
的
悲
哀
﹀，
小
說
，
︽
現
代

小
說
︾
第
二
卷
第
二
期
，
一
九
二
九
年
三
月

一
日八

、

︿

鄉
間
所
做
的
夢
﹀，
小
說
，
︽
現

代
文
學
評
論
︾
第
二
卷
第
三
期
第
三
卷
第
一

期
合
刊
，
一
九
三
一
年
十
月
二
十
日

一
九
二
七
年
，
︽
伴
侶
︾
仍
未
出
版
，
謝

晨
光
便
﹁
先
知
先
覺
﹂，
成
績
斐
然
。
也
許
在

謝
晨
光
的
﹁
感
召
﹂
和
﹁
威
風
﹂
影
響
下
，

張
稚
廬
以
張
稚
子
的
筆
名
，
在
︽
小
說
月
報
︾

︵
一
九
三
一
年
一
月
第
二
十
二
卷
第
一
號
︶
發

表
了
短
篇
小
說
︽
騷
動
︾。
而
侶
倫
也
於
一
九

二
九
年
進
軍
上
海
。
當
年
滬
上
的
︽
北
新
︾

半
月
刊
，
推
出
﹁
新
進
作
家
特
號
﹂
徵
稿
，

侶
倫
寫
了
篇
︽
伏
爾
加
船
夫
︾
短
篇
小
說
應

徵
，
竟
然
入
選
，
刊
於
該
雜
誌
一
九

二
九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第
三
卷
第
二

十
、
二
十
一
號
合
刊
。
評
價
不
錯
。

侶
倫
再
接
再
厲
，
寫
了
︽
一
條
褲

帶
︾
的
短
篇
小
說
，
刊
於
一
九
三
○

年
四
月
一
日
︽
北
新
︾
第
四
卷
第
七

號
。
︽
北
新
︾
是
上
海
名
刊
，
得
魯

迅
大
力
支
持
，
發
表
了
不
少
重
要
文

章
。
作
者
群
包
括
胡
適
、
周
作
人
、

郁
達
夫
、
林
語
堂
等
。
侶
倫
雖
是

﹁
新
進
﹂，
卻
屬
港
人
，
可
謂
為
港
爭
了
光
。

此
後
，
李
心
若
、
陳
江
帆
、
鷗
外
鷗
、
林

英
強
等
香
港
新
詩
人
，
也
將
作
品
投
往
上
海

的
︽
現
代
︾
雜
誌
。
成
績
不
俗
。

謝
晨
光
是
﹁
遠
眺
上
海
第
一
人
﹂，
至
於
在

滬
出
書
的
則
有
張
稚
子
的
︽
床
頭
幽
事
︾︵
光

華
書
局
，
一
九
二
九
年
九
月
︶，
依
所
見
的
版

本
，
卻
是
上
海
大
光
書
局
一
九
三
五
年
十
月

的
第
四
版
，
由
此
可
見
，
︽
床
頭
幽
事
︾
的

銷
數
確
不
錯
。
謝
晨
光
的
短
篇
小
說
結
集
，

也
於
一
九
二
九
年
九
月
由
上
海
現
代
書
局
印

行
，
取
其
中
一
篇
小
說
︽
勝
利
的
悲
哀
︾
作

書
名
。
但
張
稚
子
、
謝
晨
光
決
非
是
上
海
出

書
的
先
行
者
，
在
一
九
二
四
年
，
黃
言
情
的

滑
稽
小
說
︽
老
婆
奴
︾
已
由
上
海
新
小
說
共

進
社
出
版
。

上
海
與
香
港
文
人
，
那
年
代
關
係
確
密

切
。

香港早期的滬上投稿者
黃仲鳴

琴台
客聚

在
三
亞
四
天
，
絕
對
是
旅
遊
休
息
。

而
那
幾
天
，
天
氣
絕
佳
，
不
冷
不
熱
，

藍
天
白
雲
，
卻
留
在
酒
店
房
間
，
晚
睡

午
睡
，
睡
足
十
小
時
，
養
足
精
神
。
年

紀
老
邁
，
已
不
戲
水
久
矣
，
別
說
對
灘

長
沙
幼
的
長
灘
，
就
是
酒
店
內
廣
闊
的
游
泳

池
，
都
未
曾
一
試
。

除
吃
飽
睡
飽
之
外
，
就
只
是
去
參
觀
一
個

小
型
的
私
人
創
立
的
梨
木
雕
博
物
館
。
這
個

博
物
館
不
大
，
陳
列
品
也
有
限
，
還
不
如
我

們
住
的
海
韻
度
假
酒
店
大
堂
所
陳
列
的
兩
件

梨
木
雕
的
名
貴
。
酒
店
大
堂
陳
列
的
兩
件
木

雕
，
實
在
可
說
是
國
寶
。
一
件
是
百
鳥
朝

凰
，
雕
出
一
大
隻
展
翅
的
鳳
凰
，
在
它
的
翅

翼
上
站
立

百
隻
大
小
鳥
類
，
而
且
應
是
一

塊
大
的
梨
木
樹
根
雕
成
，
堪
稱
雕
刻
瑰
寶
。

另
一
件
卻
是
一
個
大
佛
像
，
在
佛
像
的
上
下

左
右
，
雕
出
百
位
小
羅
漢
在
打
功
夫
。

這
兩
塊
樹
雕
，
只
是
酒
店
大
堂
陳
設
的
佼
佼
者
，
其

餘
小
件
陳
設
不
計
其
數
。
可
見
三
亞
市
的
梨
木
樹
根
雕

塑
是
多
麼
流
行
。

帶
我
們
去
參
觀
這
個
小
小
的
博
物
館
的
，
是
一
位
三

亞
退
休
幹
部
杜
易
熾
先
生
。
他
本
身
是
一
位
愛
好
藝
術

的
人
，
退
休
後
勤
練
書
法
，
寫
得
一
手
好
字
。
參
觀
後

他
說
要
寫
一
橫
匾
相
贈
，
在
博
物
館
內
早
已
備
有
筆
墨

紙
張
，
並
有
徒
弟
伺
候
。
當
時
他
還
不
知
道
我
的
名

字
，
就
大
筆
一
揮
，
寫
上
﹁
福
壽
康
寧
﹂
四
個
大
字
。

﹁
康
寧
﹂，
恰
好
嵌
上
我
和
老
伴
名
中
一
字
。
至
此
，
他

才
要
上
我
的
名
片
，
題
上
名
款
。

杜
先
生
不
但
賜
字
還
賜
飯
，
他
熱
情
地
邀
請
我
們
到

海
亞
酒
家
用
餐
。

三
亞
市
有
一
條
長
長
的
海
灘
，
灘
上
又
有
一
條
長
長

的
樹
林
帶
，
比
起
夏
威
夷
的
長
灘
，
有
過
之
而
無
不

及
。
於
是
吸
引

許
多
新
婚
夫
婦
，
前
來
拍
攝
婚
照
，

一
如
青
島
海
灘
和
莫
斯
科
大
學
校
前
廣
場
一
樣
。

我
們
住
的
海
韻
酒
店
，
其
實
已
經
是
一
大
景
區
。
四
座

酒
店
建
築
，
加
上
泳
池
、
休
憩
地
區
，
佔
地
甚
廣
。
我
們

住
了
三
天
，
對
酒
店
範
圍
都
來
不
及
充
分
遊
覽
。
酒
店
的

一
新
奇
特
色
，
是
走
廊
到
處
都
有
白
色
臥
床
似
的
沙
發
，

掛
上
白
色
一
如
蚊
帳
的
紗
布
窗
簾
，
遊
人
在
此
休
憩
，

一
樂
也
。

三亞點滴
吳康民

生活
語絲

空
氣
、
陽
光
、
水
源
、
磁
場
這
四
大
健
康
長
壽
要
素

之
外
，
心
情
、
飲
食
可
又
是
不
能
輕
視
的
。

巴
馬
長
壽
村
在
空
氣
、
飲
水
和
食
物
三
方
面
具
有
其

他
地
區
無
法
比
擬
的
優
勢
。
山
鄉
空
氣
清
新
，
富
含
負

離
子
；
飲
水
方
面
，
巴
馬
的
河
水
和
泉
水
，
多
數
經
過

數
千
米
的
伏
流
才
露
出
地
面
，
從
不
同
的
地
層
中
融
入
了
有

益
於
健
康
的
硒
、
鍶
等
微
量
元
素
，
長
期
飲
用
能
調
節
生
理

機
能
，
起
到
延
年
益
壽
的
作
用
。
食
物
方
面
，
巴
馬
人
終
生

吃
大
米
粥
和
玉
米
粥
，
或
兩
種
米
的
混
合
粥
，
世
代
吃
粥
，

堪
稱
﹁
粥
食
長
壽
鄉
﹂。

據
導
遊
譚
先
生
解
說
，
在
巴
馬
的
百
歲
壽
星
中
，
患
心
血

管
疾
病
的
只
佔
百
分
之
三
左
右
，
而
腸
癌
則
從
來
沒
有
過
，

專
家
們
分
析
，
這
與
巴
馬
人
食
用
火
麻
油
有
很
大
的
關
係
。

火
麻
油
味
道
清
香
，
油
而
不
膩
，
含
有
油
酸
、
不
飽
和
脂
肪

酸
、
亞
麻
酸
等
多
種
營
養
成
分
，
可
以
潤
燥
滑
腸
、
滋
養
補

虛
、
降
低
血
壓
和
膽
固
醇
，
防
動
脈
硬
化
和
冠
心
病
，
所
以

火
麻
油
被
譽
為
﹁
長
壽
油
﹂，
也
是
傳
說
中
的
﹁
巴
馬
三
寶
﹂
之
一
。

巴
馬
三
寶
除
火
麻
油
外
，
另
外
兩
寶
是
香
豬
︵
類
似
迷
你
豬
︶
和
油
魚

︵
當
地
河
裡
的
魚
︶。
除
了
吃
這
些
外
，
當
地
人
喜
歡
把
珍
珠
玉
米
煮
成

粥
，
還
有
一
些
自
己
種
的
蔬
菜
，
吃
得
非
常
的
清
淡
又
簡
單
。

巴
馬
獨
特
的
地
形
、
地
質
和
四
季
常
青
的
環
境
，
孕
育

豐
富
的
水
資

源
，
有
半
數
以
上
的
百
歲
壽
星
都
居

住
在
盤
陽
河
畔
，
所
以
很
多
人
稱
盤

陽
河
為
長
壽
河
，
當
地
居
民
除
了
長

期
飲
用
盤
陽
河
的
水
，
在
傍
晚
時

分
，
也
喜
歡
在
盤
陽
河
上
沐
浴
，
男

女
不
同
一
處
，
據
說
還
是
全
裸
！
可

惜
我
們
沒
有
眼
福
，
到
達
時
已
入

黑
，
未
有
機
會
看
到
如
斯
﹁
美
景
﹂。

在
巴
馬
長
壽
村
遊
覽
的
兩
天
，
發

覺
居
民
生
活
樸
實
、
誠
懇
又
非
常
好

客
，
對
於
外
地
來
的
人
，
無
論
認
識

與
否
，
都
給
予
熱
情
招
待
。
每
到
晚

上
也
可
以
看
到
他
們
聚
在
廣
場
上
高

歌
、
熱
舞
，
其
樂
融
融
。

巴馬三寶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
清
明
時
節
雨
紛
紛⋯

⋯

﹂

此
詩
句
連
幼
稚
園
小
童
都
能

琅
琅
上
口
，
傳
古
至
今
。
今

年
清
明
節
，
﹁
雨
紛
紛
﹂
可

要
改
寫
為
﹁
滂
沱
大
雨
連

場
﹂
。
不
少
孝
子
賢
孫
無
懼
風

雨
，
虔
誠
十
足
拖
男
帶
女
慎
終
追

遠
祭
祖
去
。
哪
怕
是
千
里
迢
迢
返

故
鄉
一
盡
孝
道
。
本
已
擠
塞
的
運

輸
交
通
，
節
時
更
為
水
洩
不
通

了
。
再
加
上
四
月
天
，
時
冷
時

熱
，
反
常
天
氣
易
感
冒
。
而
今
更

傳
來
華
東
地
區
連
續
發
生
駭
人
的

H
7N
9

禽
流
感
病
例
，
十
年
前
沙

士
一
役
印
象
深
刻
，
防
患
於
未

然
，
香
港
有
關
官
員
已
在
日
前
匆

匆
趕
往
上
海
一
帶
探
疫
情
並
取
經

去
，
清
明
節
雞
檔
生
意
亦
因
而
大
減
。
今
次

流
感
據
悉
可
能
是
轉
型
新
病
種
，
人
們
恐
懼

惶
恐
心
理
不
輕
，
雖
說
防
疫
經
驗
已
比
十
年

前
足
，
但
不
可
小
覷
。
復
活
與
清
明
假
期

間
，
教
育
界
多
個
國
情
訪
問
團
往
上
海
、
北

京
等
地
，
現
已
平
安
返
港
。
但
望
他
們
要
小

心
注
意
防
疫
衛
生
，
如
身
體
有
不
適
，
感
冒

發
燒
，
務
必
立
即
就
醫
。
小
心
再
小
心
。

並
非
危
言
聳
聽
，
若
用
誇
張
文
字
形
容
，

此
時
港
地
似
有
變
天
之
危
。
天
氣
反
常
不
在

話
下
，
其
實
，
今
年
預
測
香
港
風
多
、
雨

多
，
可
真
要
有
防
備
之
心
。
經
濟
亦
然
，
樓

市
、
股
市
兩
大
經
濟
支
柱
亦
要
防
有
人
暗
中

搞
鬼
變
天
搗
亂
；
社
會
也
有
不
穩
定
現
象
。

香
港
是
國
際
城
市
。
錯
綜
複
雜
的
利
益
交
錯

爭
鬥
、
角
力
，
有
明
更
有
暗
，
詭
譎
雲
波
。

港
人
要
團
結
，
不
受
利
用
，
凝
聚
愛
國
愛
港

力
量
抗
衡
之
，
要
有
居
安
思
危
的
醒
悟
和
準

備
。
坦
白
說
，
要
清
醒
點
，
環
顧
當
下
，
亂

象
已
生
，
如
何
在
瞬
息
萬
變
的
亂
局
中
，
進

退
裕
如
又
甚
至
在
危
機
中
抓
到
商
機
？
謀
定

而
動
，
靜
中
謀
智
慧
，
高
瞻
遠
矚
要
有
世
界

觀
。
每
年
第
二
季
對
股
市
好
友
而
言
，
﹁
五

窮
、
六
絕
﹂
為
警
惕
語
，
料
不
到
今
年
提
早

了
，
是
﹁
四
窮
﹂，
四
月
股
市
來
個
股
災
前

奏
，
香
港
時
運
倒
退
了
嗎
？

防患未然
思　旋

思旋
天地

最
近
收
到
一
張
單
曲C

D

﹁W
H
Y
M
E

﹂，
封

面
是
可
愛
的
卡
通
，
兩
位
小
女
孩
歡
樂
地
迎
風

而
歌
，
只
是
其
中
一
位
坐
在
輪
椅
上
。
推
出
唱

片
就
是
要
讓
我
們
知
道
，
闊
別
廿
年
，
她
們
依

然
活
得
很
好
！

廿
二
年
前
兩
位
熱
愛
參
加
歌
唱
比
賽
的
女
孩
相
遇

相
交
，
﹁F

A
C
E
T
O

F
A
C
E

﹂
誕
生
，JO

D
I

和

C
O
N
N
IE

的
形
象
，
歌
曲
及
舞
蹈
甚
具
和
風
，
組
合

很
快
冒
起
。

可
惜
，
剛
起
步
兩
年
，
十
月
某
天
早
上
九
時
許
，

正
當C

O
N
N
IE

等

與JO
D
I

會
合
參
與
活
動
之
際
，

JO
D
I

的
車
和
一
輛
黃
色
巨
型
泥
頭
車
相
撞
，
車
上
的

同
事
喪
生
，JO

D
I

送
院
搶
救
。C

O
N
N
IE

飛
到
醫

院
，
見
不
到
好
拍
檔
，
只
見
雙
方
的
家
屬
和
滿
室
淚

水
。

JO
D
I

要
靠
呼
吸
機
輔
助
，
也
不
斷
追
問
同
車
同
事

的
狀
況
，
為

她
不
受
打
擊
，
編
出
了
一
連
串
的
故

事
，
例
如
對
方
轉
院
了
移
民
了
，
直
至
那
天
某
人
說

漏
了
口
，
她
恍
然
大
悟
，
要
妹
妹
推
她
到
天
台
狂
哭

一
小
時
，
再
請
妹
妹
把
對
方
生
前
送
她
的
水
晶
，
放

在
床
頭
吊
架
上
，
以
作
懷
念
。

﹁
聞
說
那
位
男
士
就
是
妳
的
男
朋
友
，
是
嗎
？
﹂

﹁
不
，
對
方
是
新
來
的
同
事
，
那
水
晶
是
酒
店
電

梯
頂
上
的
裝
飾
，
他
貪
玩
摘
了
兩
粒
，C

O
N
N
IE

也

有
。
其
實
我
早
有
男
朋
友
，
他
是
個
離
婚
漢
，
事
發
後
，
每
晚

都
來
探
我
。
我
看
不
到
大
家
的
未
來
，
一
直
不
肯
理
他
，
漸
漸

開
始
疏
離
。
及
後
伯
母
告
知
，
如
果
當
年
我
願
意
，
兒
子
真
想

與
我
在
一
起⋯

⋯

男
友
的
兒
子
也
來
電
要
求
我
做
他
的
媽
媽⋯

⋯

怎
可
能
？
﹂

現
在
對
方
已
建
立
新
家
庭
，
這
一
直
得
到JO

D
I

的
祝
福
，
實

在
，JO

D
I

在
大
家
庭
的
相
伴
下
並
不
孤
單
，
她
積
極
生
活
，
正

因
為
她
知
道
父
母
親
最
想
見
到
自
己
能
夠
獨
立
生
存
。
她
難
忘

十
六
歲
之
時
，
十
八
歲
兄
長
發
生
車
禍
，
當
家
人
趕
往
醫
院
，

她
刻
意
留
在
家
中
做
家
務
，
甚
至
瘋
狂
將
頭
髮
剪
短
，
至
最
後

一
刻
才
去
見
哥
哥
最
後
一
面
。
當
年
她
見
雙
親
白
頭
人
送
黑
頭

人
，
悲
痛
欲
絕
。
所
以
，
十
年
前
，
全
癱
的
斌
仔
要
求
安
樂

死
，
她
反
對
，
因
為
她
明
白
父
母
都
渴
望
子
女
生
存
的
心
情
，

除
非
他
們
都
同
意
才
可
有
這
樣
的
念
頭
。
十
多
年
前
，JO

D
I

開

始
獨
立
生
活
。

JO
D
I

感
激
父
母
給
她
生
命
，
也
生
下
一
個
對
她
無
微
不
至
的

好
妹
妹K

O
B
I

。
她
每
天
愉
快
地
活

，
雖
然
我
們
不
能
阻
止
意

外
發
生
，
卻
可
選
擇
不
同
的
心
情—

—

主
動
或
被
動
、
愛
或
憎

恨
、
快
樂
或
悲
哀
去
面
對
，
聰
明
的JO

D
I

選
對
了
。

好好活
車淑梅

淑梅
足跡

新疆伊犁河谷，有一片密密的樹林，遠遠望
去，是一軸潑墨的丹青。羊兒從密林中蹦出來，
牛群悠進去，枝葉深處，坐落 一個小村。
那村子，彎彎成一張弓繃在伊犁河岸邊，像隨

時都可能彈射出去。陽光鍍亮清凌凌的水面，倒
映 天山托木爾峰潔白的雪冠，風，沿 馬蓮花
襯映的河彎微微地吹出來，令人心醉。
小小村莊，散住 四十多戶俄羅斯族農家，門

前屋後植有蘋果、核桃和杏樹，曲折的村路上，
不時有運貨馬車的銅鈴搖過，也閃動 金髮碧眼
的俄羅斯少女的倩影，唇邊流下的鄉歌、清亮而
又細潤，多麼流暢優美的旋律！俄羅斯人有愛清
潔癖好，屋裡留不得灰塵，門楣擦得閃 漆光。
遮陽蔽日的葡萄架下，小貓小狗已養得溫善，躲
在牆根裡嚼一塊油囊。村人喜好歌舞，禮拜六黃
昏，村南的麥場上往往興起傳統民族舞會。月滿
東山樹頭，風吹岸邊細浪，整個伊犁河谷就醉眼
惺忪地睡在他們奔放明快的音樂和歌舞裡了。
就是那美麗村莊，就在十多年前，我與另兩名

文學青年被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作協安排到此體驗
生活，同去的小劉小李一個生在江南水鄉，一個
生在五羊城內，我卻來自「天府之國」的四川，
南方人矮小的身材和白皙的膚色，與塞外異族漢
子剽悍體魄形成鮮明對比，我被安排住在村長湯
斯坦奧庫斯．亞歷山大家裡，他五十多歲年紀，
黝黑的臉如一截錚硬的杏木，輪廓分明的高鼻子
很富有雕塑感。剛見面，他拉 我的手笑 說：
「嘿，好坯子，不過，要成為一匹烈馬駒子，還得

到草原馳騁。你就跟我兒子一起摔打吧。」說
，從他身後鑽出來一位十五六歲的少年，他叫

尼利克斯，栗色的頭髮，白皙的膚色，微翹的嘴
唇長出了黃絨毛，劍眉下棕黃色的眼睛透出友
善。身體結實得像一匹烈馬駒子。我微笑 向他
打招呼，他也微笑 搶 幫我拿簡單的行李。我
們便在一起度過了值得回味的時日⋯⋯　　
西北的初春，寒風呼嘯，烏鴉冷縮在柏楊樹

梢。那天我與尼利克斯趕馬車到十餘里外去割蘆
葦（新疆人用它來搭窩棚），蘆葦被冰層凍 ，
人一踩就陷下去，冰凌劃破皮肉，白白翻開卻不
見血。「冷嗎？」尼利克斯操 半生不熟的漢語
關切地問。我點點頭。「下次還來嗎？」我說：
「來一次也夠回味一生。」不知是我尷尬的神
態，或是回答本身逗得他瞇 那對棕色大眼大笑
不止，那笑聲純真得讓人心顫。我在鋪開的羊皮
大衣上坐下，穿上備用的羊毛氈靴，再塞滿胡麻
草，尼利克斯保護神似地用蘆葦堆住我。只見他
從懷裡掏出小瓶烈性白酒一揚頭喝下，唱起了俄
羅斯民歌，歌聲傳遍了整個伊犁河谷。等我們拉
一大馬車蘆葦回村時，已是雞啼三更，村民們

手舉火把在等 我們。夜色裡，一朵朵火光閃閃
爍爍，燃燒 真誠善良之心，我只覺得眼睛濕濛
濛的⋯⋯　
這俄羅斯村莊總以它的古樸和淳厚低吟 ，無

論你是否同一家族、何等身份，只要置身其境，
無不為這裡人們的真誠善良所感染，使你人性得
到洗禮，靈魂得以昇華！生活在這裡，總是安穩

溫和。夕陽從山腳沉下去，月
亮沿樹梢漂起來，汲水的村姑
像彩雲浮出屋子；田野上，農
夫們早鋤晚耕，牧童的鞭聲在
石榴樹下流傳。這鄉間的情

韻，這鄉間的景色，我們雖未跨出國門，卻有置
身異國他鄉之感。雖如此，但與俄羅斯人交往那
份親情，使我常在遙望天邊彩雲底下的父母家鄉
時，也覺此地不是家鄉勝似家鄉。　　
不幾天，我們就在村裡結交了許多朋友，家裡

每有宰羊什麼的，便邀我們共餐，我們也教他們
的孩子看圖識字。村莊的俄羅斯村民使用的是俄
漢兩種語言，據說，他們的祖先是從高加索遷徙
這裡，一百多年過去了，他們既保留了原有的民
風民俗，又與新疆各族人民水乳交融。從這特定
的環境裡，我咀嚼 這牧歌式的生活，腦子像湧
進了精靈，淌出了串串文字⋯⋯　　
轉眼間我們要回城了，小村的男男女女敲起手

鼓，彈起六弦琴為我們送行。站在伊犁河堤上，
回首炊煙朦朧的小小異族村莊，我們體驗到的不
只是普普通通的生活，而是不屈的理念。在送別
的人群中，我一直在尋找 一張熟悉的面孔。就
在我們走過河堤，鑽進作協接我們的汽車時，我
的衣服被人拉住了。我轉過身，親愛的少年朋友
尼利克斯怔怔地站在我面前，眼眶紅紅的；他聽
說我們要離開，尼利克斯一大早就上山採松籽，
當他把一大包松籽塞在我懷裡時，我感動得與他
擁抱起來。　
離別，是最不能收住纏綿的，我搜尋了半天，

將一隻隨身帶的軍用水壺送給尼利克斯。軍用水
壺帶 我的心意留在遙遠的小村莊，它帶去了我
最美好的祝願！
回城的汽車駛出了老遠，尼利克斯舉 那隻

軍用水壺還在向我們揮手告別，那身影彷彿在
我心靈裡定格成一幅風景，一尊絕美的永恆的
記憶⋯⋯

在那遙遠的俄羅斯村莊

■伊犁河谷風光。 網上圖片 ■伊犁河谷的薰衣草。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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